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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记者 张梦旭

美国学术刊物网站显示，素有“冠
状病毒猎手”之称的拉尔夫·巴里克，
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改造和制
造冠状病毒“技术”。巴里克与美军
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
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
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过
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
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国际舆论
呼吁，为提高透明度，世界卫生组织
应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等进行调
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
起源的积极步骤。

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改造技术

巴里克目前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
学流行病学系和微生物与免疫学系
教授、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员、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长期研究冠状病毒，
是国际上这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
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官网介绍说，巴
里克主要研究三种RNA病毒，其中
包括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冠状病
毒。数据显示，1983年以来，巴里克
以自身名义或者作为指导教师共发
表400余篇论文，其中关于冠状病毒
的论文高达268篇。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
报道，巴里克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
技术”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
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
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
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制
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美国《病毒学杂志》网站显示，
2002年，巴里克领导团队建立了世界
上第一个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炎
病毒反向遗传系统。依靠这套系统，
科学家对病毒的研究可以在活体内进

行，通过改变病毒的基因或者结构，来
了解每个基因在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
时发挥的作用。这些工作极具突破
性，它可以通过给病毒不断更换“组
件”，从而制造出新的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
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
复活了一个SARS样冠状病毒。后
来，巴里克等人就这一成果申请专
利，并于 2007 年获得批准，专利代
号为US7279327B2。这项独特的病
毒技术，令巴里克成为美国最顶尖
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
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
行研究。

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2008年，巴里克等人在《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详细记录
了设计、合成并激活一种SARS样冠
状病毒的方法，并特别验证了这种人
造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能
侵袭人类的呼吸道纤毛上皮细胞。“在
这项研究里，我们报告了一项规模最
大的、人工合成的、可复制的生命形
态。”巴里克等人在论文摘要中写道：

“为了试验从不可培养的蝙蝠SARS
样冠状病毒到人类SARS样冠状病毒
的可能出现途径，我们设计了一个与
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一致的基因
组，并将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受
体结合域替换为该基因组。这种新型
嵌合病毒能够被蝙蝠和人体冠状病毒
刺突蛋白特异性抗体有效中和。”

2015年，巴里克在美国实验室里
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
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
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
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展开。这种经过
基因操作的SARS样冠状病毒更具
传染性。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刊发

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2016
年，巴里克联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
堂山分校、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发表论文，论文结论中表示，他
们以SARS样冠状病毒为模板制造
出的嵌合病毒，在小鼠实验中展现
出了可复制性。

2020年6月，巴里克做客美国“本
周病毒学”播客，进一步阐述他的团
队在自己的实验室“改造冠状病毒”
的细节。他说：“改造新冠病毒是非
常容易的，你可以将至少四或五组
不同的变异设定放入新冠病毒的受
体结合域里去，使得新冠病毒可以
和 老 鼠 的 血 管 紧 张 素 转 化 酶 2
（ACE2）受体结合。”

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
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
巴里克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
病毒却不留痕迹”。2020年 9月，巴
里克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三台节目

“普蕾萨迪雷塔”（意为“直击热点”）
采访时，当记者问道：“如果你不想留
下痕迹，你也可以人工合成一个病
毒，使其看上去与自然界的病毒没
有区别，是吗？”他答道：“没错。你
可以不留痕迹地进行合成，目前有三
四种合成冠状病毒的方法，利用其中
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不留痕迹地在
实验室制造病毒。”

与德特里克堡关系非同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与美军德
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
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
医学研究所、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
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
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过不

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合作。巴里克
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制
造冠状病毒的“技术”，通过这些合作
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德特里克堡内。
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
SARS开展过科研合作。一篇2014
年刊发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期刊上
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的论文，就来
自与这两个德特里克堡机构的合
作。2018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
文显示，来自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
设施”的一位名叫丽莎·托泽夫斯基
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
了基因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
病毒感染了猴子。美国军方2021年
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
邀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作讲
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副主任丽
莎·汉斯莱正是巴里克的学生。这样
的合作还有很多。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
医学研究所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
着糟糕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
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
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
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
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
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
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
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美国
全国广播公司（NBC）下属地方媒体
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
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
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
全事故。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
2019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
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
国疾控中心关闭。据《弗雷德里克新
闻邮报》2019年 11月 23日报道，除
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

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所的两个从
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
好防护。

巴里克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
教堂山分校生物实验室也有类似问
题。据美国非营利新闻调查网站
ProPubica报道，2015年 1月 1日至
2020年6月1日，教堂山分校共向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了28起涉及
转基因生物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其中
6起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多种冠状病
毒。其中，2016年 2月，一名实验室
女性工作人员被感染SARS样冠状
病毒的老鼠咬破了手指，但在接下来
的10天里，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被
隔离，而是被允许戴着外科口罩在公
共场所活动。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专栏作家毛
罗·贾·萨蒙特日前发表题为“现在全
世界都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文章
说，一系列疑点已将病毒溯源的矛头
对准德特里克堡，对其开放调查是病
毒溯源问题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当
我们看到有2000多万中国公民签名
请愿，要求开放调查德特里克堡时，我
想到，成千上万认为德特里克堡有疑
点的菲律宾人也应该有机会向世卫组
织请愿。这是国际社会取得进展的唯
一途径。”

马来西亚《东盟邮报》近日发表文
章说，一群菲律宾记者、企业家和学者
也在网上发起请愿，敦促世卫组织调
查德特里克堡。正如请愿书中所强调
的那样，德特里克堡仍然是一个不应
被世卫组织专家忽视的谜。为提高透
明度，世卫组织应对德特里克堡和全
球其他类似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这一
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积
极步骤。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18
日16版）

美学术刊物网站显示——

美国科学家长期研究人工冠状病毒合成技术
法国《新团结报》总编辑：

美国炒作病毒溯源
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瑾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法国《新团结
报》总编辑克里斯蒂娜·比埃尔撰写多篇重磅
文章，向法国民众揭批美国围绕新冠肺炎疫
情发起的针对中国的政治阴谋。

近日，比埃尔就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
问题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独家专访。
她在采访中痛批美国施压世卫组织背后不可
告人的政治目的，并表示：“美国炒作病毒溯
源只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她还披露，武
汉P4实验室从酝酿之时起，就一直是美国的

“眼中钉”。

美国炒作病毒溯源只是为
攻击中国寻找借口

在谈到美国向世卫组织施压、要求就新
冠病毒进行第二阶段溯源的真实动机时，比
埃尔表示，美国此举与当年将萨达姆·侯赛因
妖魔化并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出一辙。“美国此类动作的目的，无非都是
恐吓自己想征服的国家，寻找借口攻击这些
国家，并勾结自己的盟友伺机采取军事行
动。”她说。

比埃尔认为，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只
是为攻击中国寻找借口。美国对中国的攻
击，“首先将是经济层面的”，美国会将中国指
定为新冠病毒的源头，并要求中国赔偿经济
损失。

位于英国伦敦的反华研究机构“亨利·杰
克逊协会”曾妄称，中国需要赔偿3510亿英
镑。比埃尔对此表示，如果中国拒绝经济赔
偿，美国就会有军事动作的企图。

武汉疫情发生前新冠病毒
已在全球范围传播

“如果要进行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工作，那
就必须要调查在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之
前，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因为安全原因关闭的
真实原因。”比埃尔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她认为，溯源工作需要在全球多地同时
进行。“为防止大型传染病传播、研发相关疫
苗，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在进行病毒研究，
所以有必要在具有这一能力的所有国家展
开调查。”

她指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
都已在本地血液或者污水样本中发现了早于
武汉疫情前的新冠病毒，“这可以证明，武汉
疫情发生前，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传播，
武汉并非病毒的发源地。”

武汉实验室一直就是美国
的“眼中钉”

比埃尔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顾称，武
汉P4实验室是中法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进行
科学合作的优秀计划。早在希拉克总统时期，
中法两国就进行接触并在2004年签订合作协
议，计划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建设P4实验室。

比埃尔说，与戴高乐将军一样，希拉克追
求法国外交政策独立自主，拒绝与美英阵营
结盟。“然而，中法协议的墨迹未干，一场针对
这个实验室的阴谋行动就已经展开。”

她引用法国媒体此前的公开报道称，这
一合作遭到了国际多重势力的阻挠，美国在
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当时，围绕这一
项目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资深科
学家主张合作，以帮助中国提升应对大型传
染病的能力；而反对声音则担心中国将P4实
验室用于制造细菌战武器。

比埃尔在一篇题为《武汉P4实验室，盎
格鲁—撒克逊眼中的“洪水猛兽”》的文章中
称，该项目从最开始就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
压力，美国的反对并非从实验室安全角度出
发，而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中国与西方
体制不同，不能允许中国有将其用于军事目
的的可能。

中美抗疫成绩形成鲜明对比

比埃尔在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美
国抗疫失败的原因时表示，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在美国尤其是在共和党内部盛行，这是阻
止美国有效抗击疫情的原因之一。

她说：“美国把个人政治自由与公共卫生
安全混为一谈。大型传染病是对社会集体的
威胁，为了战胜它，需要公民接受自己的某些
权利暂时受到限制并遵循医务人员的指导。
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解释了美国为何无法战
胜疫情，也解释了美国为何无法阻止贫困在
该国范围内愈演愈烈。”

“与那些选择与病毒共存而导致抗疫失
败的国家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证
明了只有积极主动的抗疫战略才能取得成
功。”比埃尔说，中国在动员一切抗疫资源和
使用科技创新成果方面作出了典范：口罩、
核酸测试、隔离、疫苗、5G、人工智能、远程
医疗、应急医院建设等。“这一切让中国能够
尽快排查、隔离、远程治疗，并让病人及时入
院治疗。”

针对中国近期因境外输入而再次出现疫
情的情况，比埃尔表示：“这证明，当中国说我
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时，我们应该听中国
的。为战胜疫情，需要各国协调政策。”

（原载《中国青年报》2021年8月17日
2版）

■ 田文林

当前，西方国家疫情难以控制，美
国疫情更是出现加速蔓延态势。据报
道，今年 7 月 5 日，全美有 19%的人口
生活在高风险地区，到8月9日这一比
例已暴增至98%，也就是说98%的美国
人生活在疫情高风险环境。美国等西
方国家医疗条件先进，但疫情却加速
蔓延，除变种病毒传染力强、疫苗免疫
效果不如预期等技术性原因外，个人
主义泛滥是导致西方疫情防控效果不
佳的重要原因。

反智主义的社会根源

美西方国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
家，资本的统治可谓无处不在，它不仅
主宰经济、掌控政治，还直接参与社会
价值观塑造。从经济角度看，资本统
治建立在剥削和压榨他人劳动成果基
础之上；从政治角度看，它建立在少数
资产阶级统治多数劳动者之上。因
此，资本的统治是一种“做得说不得”
的政治秘密。为了维持非正义的经济
剥削和阶级专政合理化，使被剥削者
和被压迫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其
价值观必然是颠倒黑白、混淆主次的
反智主义。

在社会科学领域，反智主义刻意
回避阶级分析法，竭力用全民性或个
体性内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谈阶级问
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可
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歧视
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将矛头对
准资本。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
级的政治理论普遍很“装”，表面花里
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理论水平低不
说，还很道貌岸然。

在政治学领域，资本主义社会明
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
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社
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计量
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学领
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流
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
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化地加
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在价值观领域，以笃信宗教掩饰
无视客观规律和现代科学，导致谬种
流传。民调显示，美国迄今仍有1/3的
人不相信进化论。特朗普时期的副总
统彭斯曾表示吸烟不会致癌，还否定
进化论，认为地球生命及智慧都是上
帝创造的。美国自建国后从未发生过

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反社会
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大本营，首先是意
识形态对立，同时基督教思想根深蒂
固也是重要原因。基督教劝诫信徒要
顺服上帝、靠上帝的祝福致富。而社
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以及唯物论和
无神论等，对这些宗教信徒没有吸引
力，甚至排斥。

为麻痹多数民众，布热津斯基等
美国政界精英还提出“奶头乐”理论，
主张为了让 20%的上层人士高枕无
忧，用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
办法，使占人口 80%的大众阶层安分
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
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
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性
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
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
甚至低俗的娱乐节目。这些娱乐消
遣占用人们大量时间，让其在不知
不觉中丧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热
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说
明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带有很强的

“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
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吸鸦片
一样，令人浑浑噩噩。

个人主义价值观迷惑
性大、危害性强

在各种反智主义观念中，迷惑性
最大、危害性最强的就是个人主义价
值观。从理论上说，个人主义凸显共
同体中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相比
于封建社会的依附性社会关系，无疑
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个人主义本
体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并在实践中产
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
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资本力量相对
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要想在
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
位，前提条件就是设法使无产者“化整
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衡强大
的资本力量，以此确保资本力量对劳
动者的压倒性地位。为了将劳资之间
的不平等关系合理化，资本力量必须
创造一种新理论，将个人苦难合法
化。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无形中
将原本相互依存、以社会为主要依
托的广大民众进行“原子化”处理，
使之独自面对庞大的资本力量。根
据个体自由至上的观点，劳动者个
人与资方展开自由竞争和博弈，而
工会无疑是个闯入者，它不仅侵犯
了资方的自由，而且阻碍了劳动者

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
崇尚个人自由、个人至上、个人奋

斗、个人负责，这些言辞看似无比美
妙，实则用“原子化”个人打散了劳动
者团结联合的可能性，掩盖的是资本
剥削大众的本质。相比于奴隶社会的
强制劳动和封建社会的劳动依附关
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所谓“个
人自由”，不过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
由，不过是接受哪个资本家剥削的自
由。因此，个人主义看似最关注个人
福祉，实则是为资本扩张和增值服务
的，最终目的是将资本剥削劳动者的
行为合理化。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
值观乃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其次，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
最终导致“整体利益最小化”。长期
以来，资本贪婪逐利的行为始终面
临巨大社会道德舆论压力，但个人
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则使上述问题迎
刃而解。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
立的、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
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
出“个人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
人高于国家”等一系列推论。英国
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说过：“没有所
谓的社会，只有个体男人和女人。”
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
有反社会、反国家属性。极端的个
人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无视
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如是非曲直、
善恶好坏等），也缺乏对他人健康快
乐或痛苦的任何共鸣和体恤。

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顺理成
章地会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
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18 世纪的
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
休谟等认为，实现有序社会的关键不
是自利，而是找出驾驭自利的动源，
并使之服务于具有社会价值的目标
和方法。亚当·斯密曾说过：“我们每
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
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
于他们自利的打算。”继亚当·斯密之
后，西尼尔提出“个人经济利益最大
化”公式，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
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约
翰·穆勒则将人的各种动机抽象为追
求财富的最大化动机。

“经济人”（理性人）假设更是明确
将个人界定为精于盘算、矢志追求自
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抽象个体。“经
济人”主要遵循自利原则和理性行
为原则，任何偏离自利原则的行为
都会被视为“非理性”。这一假设理
所当然地认为，人们根本不关心他

人，一切行动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
发，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
代价，且只有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
时才会遵守社会公德。

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导致整个社
会的评价标准日益颠倒和错乱。在
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贪得无厌的行
为总是不招人喜爱，被人鄙弃。但
随着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和个人主义
价值观盛行，尤其是建立在“经济
人”假定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大行
其道，人们对逐利行为后果的评价
标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几个世纪
前被社会唾弃的贪婪逐利行为被正
当化，对财富的贪婪被视为人类再
正常不过的合理诉求。恰恰是在这
种“非道德化”过程中，资本力量日
渐摆脱了社会道德的束缚，行为日
趋肆无忌惮，最终导致资本的反社
会属性从汩汩细流变成滔天洪水。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
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
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和
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
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一意义
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的达
尔文，事实上十分强调互助意识的重
要性。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详细
描述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道德品
质。他认为，“社会本能”的发展才是
人类进化的关键。而个人主义价值观
及其依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鼓
励人们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
则”时代，使人类道德水平倒退到原始
社会状态。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
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
会、反共同体倾向，与人类文明进步的
大方向背道而驰。

再次，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
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
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
联系当中才有意义。个人主义产生
后，“人民”的概念不再是个集体概念，
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主义
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
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
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劳
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在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空前盛
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也更加冷
酷无情。

美国是其中典型代表。美国本身
是个移民国家，号称“合众国”，实则境

内各个族群、各国移民从未“合众为
一”，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心理。美国
大力宣扬的推崇竞争的个人主义价
值观，将整个社会变成“原子化”个
人的集合体。“原子化”个人的副作
用就是整个社会四分五裂，难以形
成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民众就
像麻袋里的马铃薯，看似紧密相依，
实则各不相容。

疫情暴露反智主义价
值观的缺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典型的公共
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的杀伤范围不分
国籍、种族、阶级。因此，应对疫情最
需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主义精
神，以及朝野同心的集体主义精神。
遗憾的是，面对疫情，西方政客不是向
病毒专家和防疫专家求教解决之道，
反而回避矛盾，到处甩锅，并乞灵于各
种旁门左道。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力量长期推
行愚民政策最终结出恶果。在个人
主义价值观的多年浸淫下，许多西
方民众执着于“个人至上”信条，对
所谓自身权益不受侵犯抱有执念。
这使西方民众面对疫情时各行其
是，一盘散沙，由此极大延误了疫情
防控。在这些人看来，政府采取的种
种限制性举措（如居家隔离、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是对个人权力的限制
乃至侵犯。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在疫
情最严重时期，西方民众经常公然违
抗政府禁令，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举
行抗议、集体聚会乃至开个人演唱
会。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无疑加重了
疫情蔓延态势。某种程度上，正是由
于个人主义盛行、集体主义缺位，才
使西方民众很难像东亚国家那样，采
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没有比较发现不了真理。中国能
够取得令世界羡慕的抗疫成果，与中
国长期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直接相
关。中国历来有“家国一体”的文化传
统。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更是大力
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正是这种集体
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使中国民众能够积极配合政府的防控
举措（如封城、居家隔离、公共场合戴
口罩等），使中国抗疫斗争真正成为没
有死角的人民战和总体战，并最终确
保了抗疫斗争的胜利。

（原载《光明日报》2021年8月18
日12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

个人主义泛滥使美西方国家疫情雪上加霜


